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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宁波帮的“四明公所”
宁波在上海的同乡会馆称“四明

公所”， 是由旅沪宁波籍人士
在 1797～1803 年建成带有慈善性质的同
乡会馆。 其规模之大，势力之强，不仅是
当时上海各同乡会馆中的翘楚， 而且还
是近代宁波帮团结一致反对列强扩张 ，
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纪念地。

“公所体裁已全部具备”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拥有众多优良

的港湾，早在秦代，商贸活动就已相当活

跃。到了唐宋元三朝，宁波港更是成为我

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每天，来自各国

的商船带着异域特产从远方驶来，而那

些装满瓷器、茶叶和丝绸的大船，正鼓起

风帆整装待发。

正当这座“海道辐辏”的枢纽港向大

航海时代进发时，历史却戏剧性地出现

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日益猖獗的“倭害”，

迫使明清两朝实行严厉的海禁，“尺板不

得出海”的结果，不仅导致了对外贸易的

凋敝，还限制了沿海民众的正常谋生之

路。当时宁波府所辖鄞县、镇海、慈溪、奉

化、象山、定海六县，都是人多地少的海滨

地区，许多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寻求

发展。其中，不少宁波人就把眼光投向了

隔杭州湾相望的上海。这些旅沪的宁波

籍人除了少数经商者，大部分都是以剃

头、车夫、帮佣、裁缝等为业的穷苦百姓，

他们在黄浦江边搭建起最早的棚户区，

凭借一技之长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经过一番打拼，“宁波帮”很快就在上海滩

站稳了脚跟，并在经济实力上取代了保

守的“山西帮”，与以果敢、敏捷、豪放著称

的“广东帮”各占上海商界半壁江山。

旅居在外的人不怕劳苦，却最担心

客死他乡，而按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死者

必须入土为安，有能力的更要将死者的

灵柩运回家乡祖坟下葬。但当时寓居上

海的宁波人，多数为生活贫寒的学徒工

匠和负贩帮佣等，要独自运送灵柩返乡

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好在宁波帮一向

以重亲情、友情及乡情著称，乡党观念尤

为强烈。为了停厝或掩埋客死上海、且因

贫困无力归籍的同乡人棺柩，使流落异

乡的亡魂得到安息，1797年，宁波商会
钱随、费元圭、潘凤占、王忠烈等人便发

起“一文愿捐”活动，动员在沪的宁波人

每天节省一文钱，一年可积 365文，以此
为一愿集中起来，至第二年就募集到相

当数目的捐款，于是购入上海县城北郊

土地 30余亩，建立寄柩厂和义冢。寄柩
厂设立三年后又正式设立殡舍，“始行厝

葬”，代理寄放有尸棺木，并承办代运棺

木赴宁波的业务。1803 年又建成关帝
庙，并正式成立公所，因宁波有四明山故

命名为“四明公所”。此后，公所进行了不

断的扩充和修缮，1831年，由董事方亨
宁、方亨黉、谢绍兴等人发起募捐重修，

添建殡舍，扩大坟地，还增设赊材局，即

贫困的同乡死后，其家属可先领棺木埋

葬，等以后有钱时再缴费，其间，不追讨

欠款也不取利息。

1844 年，经各方努力，公所成功地
将土地编入官图，免纳税课。至此，“公所

体裁已全部具备”。1853年，公所房舍因
“红巾会匪刘丽川等作乱，据县城府郭庐

舍荡然公所毁焉”，红巾军占据县城一年

有余，直到第二年元旦才弃城而去。匪祸

平息后，公所得到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

弟捐巨款又进行重建。两年后，恢复旧观

的四明公所不仅使殡厂有了男女之分，

还新建济元堂为乡人集会之处。据 1861
年提供的资料显示，当时四明公所义冢

中埋有万余具宁波同乡棺椁，如按活人

与死人 5比 1的比例来推算，当时旅居
上海的宁波籍人应有 6万之多。四明公
所的成立，使身在异乡的宁波人不但有

了一个寄托乡愁的平台，而且随着来沪

的宁波人越来越多，四明公所很快就发

展成为上海势力最强的同乡会馆。

租界强行修路酿成血案

早在 1849 年四明公所地产划入法
租界后，租界当局就对这块长期享受特

权、免交捐税的地皮垂涎不已。1861年
12 月，经上海道吴煦同意，法租界开始
第一次扩界，并借机对位于界内的四明

公所提出收购要求，表示要在其间修筑

马路。法公董局的理由是，公所内停放的

大量棺柩和大片坟冢，既有碍市容，也容

易导致瘟疫流行。对法租界

的无理要求，四明公所明确

表示拒绝。由此，也为日后

的冲突埋下导火线。

1873年冬，法公董局以
不能抛弃欧洲人讲究卫生

习惯为由，再次决定筑路，

路线仍拟从四明公所的坟

区穿过。宁波同乡会认为此

举涉及起棺改葬，殊不可

行，于是在 1874年 4月底，

呈文法国总领事葛笃，言辞恳切地表示，

“我们认为，像这样筑路，势必车马通行于

死者之尸骨上，致使亡人的阴灵不得安宁，

此乃亵渎之事”，建议修改线路，并表示愿

意分担因线路改变而多出的费用。但法

公董局断然拒绝公所的请求，他们的理

由依然是公所内的棺柩和坟冢容易导致

瘟疫流行。而事实上，当时上海确曾爆发

过霍乱、鼠疫等急性传染病，造成了一部

分外侨死于非命。从表面上看，法公董局

关于消除传染源的理由显得冠冕堂皇，

然而对宁波人来说，于情于理都不肯出

让这块埋有上万具同乡棺椁的义冢之

地。双方互不退让，经数月纠缠，致使事

态逐渐恶化。

1874年 5月 3日下午，300多名旅沪
宁波籍人在四明公所门外与法国巡捕发

生冲突，随后冲向路政工程师佩斯布瓦

住宅，佩斯布瓦向人群开枪，打死一人。

于是事态更为扩大，宁波人包围了法公

董局，焚毁法国人房屋 40多间。法国水兵
遂强行闯进公所，拆毁建筑，挖掘坟墓，并

对前来阻止的宁波人大打出手，冲突中

被打死 7人，受伤 20人，酿成第一次血
案。事发后，全体旅沪甬人（宁波人）奔走

呼号，强烈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经宁

波籍人士不懈努力，1878年 7月 17日，
中法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公所永归宁波

董事经管，凡山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

造房、种植、有损棺葬”。此外，中国政府一

次性偿银 3.7万两，作为冲突中受损失的
法国及意大利、奥地利侨民的补偿，法国

人赔付 7名中国亡者恤银 7000两，四明
公所及其所属地产依照惯例免纳捐税。

这是由宁波人组织的，中国城市人民反

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第一次胜利，为此，

该协议还被刻成石碑存于公所。

罢市罢工保护公所

第一次血案后，法国人对租界内的四

明公所积怨日深，在此后的一二十年里一

直耿耿于怀，不断地制造摩擦和事端。

1898年 1月，法驻沪领事馆和公董
局不顾信义再次向四明公所提出“一百

八十六号、一百九十一号地公所占用久，

今当索还将建公学医院及宰牲场”。公所

当即复函予以拒绝。蓄意已久的法方，按

捺不住心头的恼火，于 7月 6日悍然动
武。经过精心策划，时任法国领事白澡泰

亲率法军及民工百余人闯进四明公所，

用枪驱赶所内人员，并指示民工对公所

三面围墙实施强拆。当晚 8时，愤怒的人
们向法国殖民主义者抛砖投石，击碎路

灯，致使法租界当晚一片黑暗。法国殖民

主义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法兵疯狂地

向手无寸铁的人群扫射，随后又分道出

巡，任意屠杀无辜人民。是日，即有 17人
惨遭杀害，伤者无数。这就是著名的第二

次四明公所血案。再次发生的血案使旅

沪的 30万宁波人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
浩大的反抗怒潮。

次日，在买办虞洽卿及洗衣业领袖

沈洪赉等带领下，宁波籍商人全体罢市，

法租界里的甬籍洗衣工、厨师、车夫、佣

工等纷纷罢工、怠工或辞职不干，连外轮

上的甬籍海员也加入罢工队伍。聚居上

海的其他省籍人士，也不再像第一次那

样袖手旁观，而是同仇敌忾、坚决支持旅

沪甬人的正义斗争。罢市罢工从法租界

蔓延到公共租界，从甬籍职工扩展到非

甬籍职工。致使那些平时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的洋大人们，吃不上饭、坐不着车、

衣服也没人洗，一个个急得不知所措。为

此，英、美等国领事纷纷出面调停，他们

一方面劝法国人立即撤兵，另一方面要

求四明公所尽快让各行业复工。此时，法

国人早已被宁波人的罢市罢工闹得焦头

烂额，再加上其他国家的施压，迫不得已

只好从四明公所撤兵，再次承认其土地

所有权，表示今后永不侵占。

19世纪末期，随着城市自治运动的
兴起，部分旅沪甬籍人的殡葬观念有了

一些进步，他们开始具备一定的卫生防

疫知识，逐步认识到棺柩在人口稠密的

市区厝而不葬的危害。除了陆续将法租

界的义冢和寄放的棺椁迁到郊区新购置

的地方，公所每年春、冬两季还组织运柩

回籍，数量往往多达 1200至 1300具之
多。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后，公
所影响力有所削弱，但仍一本其“救助同

乡、团结自卫”原则，从事着救济客死异

乡者及其遗属的慈善事业，直到 1954年
才停办。 （据《档案记忆》）

四明公所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路，于清嘉庆二年（1797）始建，至八年（1803）
正式建成并成立宁波同乡会。 它占地 30 多亩，建筑面积约 800 平方米，今仅存大门

四明公所寄柩并设义冢，后设赊材局

四明公所董事会合影


